
一失足成千古恨

别看我斯斯文文的，其实我以前是个拳手。所以经常有人问

我：「乾哥，中国到底有没有黑市拳？」

有，但绝不是地摊文学写的那样：「同时与 6 只狼狗搏斗，徒

手杀死北极熊，一脚踢断 27 英寸铁柱……」这特么不是黑市

拳，这是葫芦娃救爷爷。

打黑市拳，你也得遵循牛顿定律，其实这玩意没有那么邪乎，

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非法拳赛」，一直是公安机关严厉

打击的对象。因为是非法，所以保护措施没有那么严格，偶尔

也会有死人的情况发生。

很不幸，我就亲眼见过。

那天晚上，老大打电话让我们去第三人民医院，紧赶慢赶，还

是晚了两分钟。我那个刚打完拳赛被送回来的朋友静静地躺在

床上，像睡着了一样，但我不敢去碰他。他后脑颅骨开裂，右

臂挠骨和掌骨完全性骨折，肋骨断了三根，肺部被击穿。被送

到医院之后，顽强地跟死神纠缠了半个多小时，但最后还是在

我们赶到的前夕被静静的带走。

两个小护士不敢出门，躲在屋里听几个大老爷们蹲在走廊上哭

成狗。

https://www.zhihu.com/market/paid_column/1348310064701313024/section/1348310474107228160


那场比赛，他赚了五千块钱，我又添上五千，凑成一个整数，

去邮局汇到了他的河北邯郸老家。我只能做到这个份上了。

都是为了混口饭吃。

我的运气算是好的：从十八岁开始，我迫于生活进行地下拳

赛，一直打了十年。我在里面度过了别样的岁月，甚至在最后

的时刻，我无限的接近过这个行业的巅峰。我曾让自己的名

字，成为过许多拳手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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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我从老家县城前往天津读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城

市。

虽然不是什么名牌大学，但我以为我的人生会像《新华字典》

里写的那样：「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

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现在想想，太天真了。

入学没多久，我就在同学的怂恿下，去了趟夜场。这是大城市

对我这个乡巴佬展开的第一次降维打击。

「丽达夜场」是当时河东区最牛逼的娱乐场所，门口蹲着两个

石狮子，站着一排穿制服的保安，比市政府都庄严。往里走两

步，猝不及防就迈入了另一个世界：喧嚣强劲的音乐、震人心

魄的鼓点，混合着一股烟草和酒精的味道。舞池里灯光闪烁，



男男女女忘情地扭动着自己的躯体——我一下子就懵了。这种

场面，我只在电影里见过。

但带我来的王辉却对此轻车熟路。他领着我去卡座，酒保见了

他都点头打招呼：「来了，辉哥。」

「王辉，你真有面子。」我由衷地赞道。

王辉笑笑：「是我三叔有面子。」

原来，他三叔就是这家夜场的股东之一。怪不得他急着带我来

显摆。

喝了几杯芝华士，我看到有些人进来之后径直上了二楼，便问

他：「二楼是干什么的？」

王辉抬头看了一眼，「那是大人们玩的地方。」

我哑然失笑，「咱也不是小孩子啊。」

其实王辉也没去过二楼，但他不想折了面子，领着我就要上

去。到了楼梯口，两个安保直接伸手拦住了我们。

「我三叔，王海群。」王辉直接报上了他三叔的名字。

「那也不行，除非叫你三叔来。」那个安保非常尽职。

说来也巧，他三叔那天正好就在夜场的办公室，一看就是本地

暴发户，胡子拉碴，身材胖硕，一身的匪气，却偏偏戴着一幅

黑框眼镜，装出几分文艺气息。



王海群直接拒绝了侄子的要求：「去二楼干嘛，那不是你玩的

地方。」

我本来要走，可王辉的叛逆劲上来了，死活缠着他三叔想上去

看看。王海群被磨得没办法，最后说：「行，我带你们上去。

可是你们记住，在这里看的东西，一个字都不能往外说。」

呵，肯定是先答应了再说啊。

我踏上去往二楼的楼梯，时隔多年，才觉出这一步的风谲云

诡，就如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形容的一般：我买了一张

永久车票，登上了一列永无终点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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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并不是一个开放的大厅，有几个前后进出的门。我才发觉

这里的隔音效果真是不错，一楼的喧嚣嘈杂，在上面一点都听

不到。

他三叔再次叮嘱道：「记住，这里看到的一切，都不要说出

去。」

「知道了，三叔你别磨叽了。」王辉都有点不耐烦了。我心里

也是莫名的好奇，这里是什么，难道是跳脱衣舞的？我忽然一

阵没来由的激动。

他三叔推开门，带我们进去。很意外，里面并没有我想象中的

火爆场面，也没有音乐和镭射灯。屋内光线昏暗，只有中间一



个四方形的拳台，上面打着几盏灯。我当时就一愣，这里还有

打拳的？

这个场景，我并不陌生。我出生于鲁西南曹州，自古便是武术

之乡。耳濡目染之下，我也在县体委断断续续练过几年散打。

王辉跟我关系铁，也是因为那天他在球场上被一个东北哥们欺

负——那哥们明显继承了女真人的血统，身高马大，把小鸡崽

王辉推搡得踉跄后退。

我冲上去只用了一记低鞭，那哥们就「哎呦」一声抱着大腿蹲

在了地上。

夜 zong 会的二楼没有座位，大家都是站着，只有距离拳台最近

的地方有一排座。拳台不高，五十公分左右，比正规的拳台低

了一半，但视野还算清晰。拳台的四根白色围绳上斑斑血迹，

一看就知道好久没有做过清理。一个赤着脚，光着上身穿着运

动裤的人正在那里做热身运动，身材还算结实，戴着一副红色

的拳套。

「这是……打黑拳呢？」王辉有些吃惊的问。

「嘘，小声点，在这里别乱说话。」他三叔立刻低声呵斥，

「光看就行了！」

这时一个穿着白色背心，身材稍胖，看起来挺彪悍的家伙上了

拳台。这人膀大腰圆，戴着一副蓝色拳套，他刚一出现，本来

挺安静的台下忽然热闹了起来，有叫好的，有吹口哨的，还有

人大喊：「牙狗，往死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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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是牙狗？」我低声问王辉他三叔。

「那个光身子的。」他三叔努努嘴，「那个穿背心的胖子叫二

豹。」

没有裁判。当「二豹」踏进拳台的那瞬间，就宣告比赛已经开

始了。两个人立刻摆好了架势盯着对方移动了起来。

还没移动两步，两个人就像斗狗一般扑到了一起，双方都狠狠

地挥舞起拳头朝着对方砸去，一时间红色拳套和蓝色拳套在空

中纷飞乱舞，伴随着台下此起彼伏的喊叫声。有替牙狗加油

的，有替二豹加油的，不过为牙狗加油的人数明显居多。

双方缠斗了大约半分钟，二豹显然坚持不住了，拳头的速度败

下阵来。我看的清清楚楚，牙狗一记并不标准，但力量强劲的

右勾拳狠狠的打在了二豹有些肥硕的下巴上。灯光之下，二豹

口中喷出一蓬口水，然后身子靠着围绳软绵绵的倒了下去。牙

狗见状接着冲了上去，要继续朝倒下的二豹挥拳。这时从台下

立刻冲上来一个人将他们分开，制止了比赛。

周围有人叫着好鼓掌，牙狗兴奋的朝着台下大吼了几嗓子。

「怎么样，打得不错吧？」王辉很兴奋，转头问我。

「按照专业的角度来说，很一般。」我当时是实话实说，「步

伐太乱，站架也不正规。双方就是一味拼拳，也不知道控制一

下距离。有点像乱打架。两个人都是野路子。」



「哦，你还懂这个？」王辉的三叔转过头来看我，不过却是不

屑的语气。他或许是觉得我这个第一次来这里的新人在装模作

样。

「三叔，欧阳有功夫。」王辉说道：「他练散打的。」

「练散打的？」他三叔还是一副不屑的语气：「打过擂台？」

「高中的时候参加过市里的锦标赛，黄河杯。」我说道。当时

我还在自己的级别里拿了个第二名。

「哦，想不想上去试试？」他三叔瞅了瞅拳台。

我看着拳台上嚣张不可一世的牙狗，摇了摇头说：「散打跟这

个不一样。」

「哼……」王海群干笑了一声，好像在嘲笑我的托辞，接着说

道：「打赢了，就有三千块钱。」

我当时心猛然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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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块钱？我的心猛然一动。2001 年，三千块钱，对于一个学

生来说无异于一笔巨款。

「打赢了，真的有三千块钱？」

他三叔再次用有些蔑视的眼神看了我一眼：「那可不是，我还

能骗你。」



说实话，我很需要这笔钱。因为我就读的是艺术设计专业，需

要配置个人电脑，但家里给我交齐学费已属不易，上次给家里

打电话说起电脑的事，我爸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妈胃炎

老毛病犯了，刚做了手术，在住院……电脑的事情，我过段时间

想想办法。」

在那一瞬间，我难受得几乎要掉下泪来。我妈做了手术，我居

然都不知道。

家里的经济情况肯定是雪上加霜了，否则我爸不会说出这样的

话来。尽管如此，他还在试图安慰我。我忽然羞愧的要死，捧

着话筒的双手都在颤抖。挂了电话后，我一个人坐那里掉泪，

哭了很长时间，为了母亲，更为了这个贫瘠的家庭。

现场的喧嚣把我拉回了现实，不知道是那三千块钱的诱惑，还

是王海群的口气和眼神刺激了我，我深吸了一口气说：「好，

我想上去试试。」

「欧阳，你要上去打啊？」王辉有些吃惊。

「算了吧，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吧。有什么好歹，我可负不起这

个责任。」他三叔没有答应我的要求，反而摇摇头，「你俩一

起来的，万一出了什么事，还要连累王辉。」

一听这话，我就明白王海群根本就没想着让我上拳台。他只是

听到我对「牙狗」的评价，心里有些恼怒，随便消遣我几句而

已。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心里也是堵了一口气，说：「就牙

狗这种水平，连业余拳手都够不着，也就是仗着股猛劲，一顿

乱打。一看就没接受过正规训练。」



我这话说的有点大声，周边有好几个人都回头看我，眼神都是

怪怪的。或许大家都诧异于我对这个「冠军」糟糕的点评。他

三叔脸上也是一时挂不住，说：「行，你有本事你上去打打试

试。」

「没问题。」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他三叔既然是这个夜 zong

会的股东之一，肯定不甘心让我这么贬低他们这个「赛事」

的。

王辉想拉我，劝我别找事。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跟着他三叔就

去了后面做准备。一个专门负责的工作人员看到我，皱了下眉

头：「就这身板？行不行啊。」

「上去试试呗。」他三叔的语气也忽然变的没底，应该是害怕

我上去万一出个什么好歹。

那人也没再说什么，扔给了我一副蓝色的拳套，还散发着一股

发霉的汗臭味。我接过拳套，才发现这种拳套不是正规比赛用

的那种，非常的薄，比平常训练的还要薄一些。这样的打在人

身上更有杀伤力。

我戴好拳套，脱了鞋，却没让我上场。外面有人拿着麦克大声

宣布下一场比赛即将开始，接下来就是乱糟糟的一团。我当时

在竭力控制自己的思绪，别让自己过于紧张，其他的也没多

想。后来才知道，那一段时间是留给在场的人下注的。

我抖了抖肌肉，尽量让自己放松下来。临上场前精神紧张的

话，肾上腺会加快分泌，呼吸急促，肌肉紧绷，不等开始就已

经先消耗掉自己大量的体力了。不够放松的话，肌肉很快就会



疲劳，判断力和爆发力都会大打折扣，体力都消耗在了无用的

血液加速循环上。所幸一直以来的训练，勉强让我能控制住自

己的精神状态。

我深吸了一口气，终于要上场了。

还没上到拳台，下面的人就喊了起来，一片喧闹：「牙狗，打

死他！」「牙狗，用你的摆拳干倒他！」「牙狗……」反正没有

一个人给我加油的。

「喂，要是实在撑不下去，就直接倒地认输！别死撑！」在我

即将上台之前，他三叔拉住我低声说道。

看来他还是怕我出事。我回头道：「明白。」

上了拳台，身高体壮的牙狗看着我的眼神明显带着蔑视。确

实，我的体格跟他相比差了许多，这家伙比我高了半头，一身

的腱子肉，看上去很是唬人。刚才身材肥硕的「二豹」在他拳

下不过坚持了半分钟就倒地不起了，这家伙看我的眼神一副盛

气凌人。

从我上台，就意味着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习惯性的把拳套放在

胸前，跟对手行了一个武术的礼节。散打比赛开始的时候，都

是这样的。没想到我这个动作却招来了对方的一声嗤笑，他直

接朝着我冲了过来。

面对这如同街头打架一般，丝毫没有防守的冲势，我没有给他

近身挥拳的时间，直接就是一记高鞭腿扫了过去，「啪」的一

声脆响，打了一个漂亮的迎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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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腿正踢在牙狗的左侧太阳穴上。脚部传来的那种独特的舒

服的脚感说明这一下打的很正。牙狗二话没说，直接「扑通」

一下趴在了地上。

所有喧嚣声都在一瞬间停止。全场人都愣了。

或许没有人能料到彪悍的牙狗会被我一腿放倒，不到一秒钟就

结束比赛。我看着趴在地上暂时晕倒的牙狗，虽然知道专业和

业余之间的天堑鸿沟难以逾越，但也没想到会这么快的结束比

赛。看来这个家伙不仅缺少防守意识，抗击打能力也不行。

我回头看向台下的他三叔，他张着嘴，也是一脸的惊愕。我却

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就好像刚才踢倒的是一个移动的沙袋。

很快的，场内就由一片沉默变成了咒骂和无奈的叹气声。牙

狗，虽然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虽然

这次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黑市拳」，但他毕竟是我踏入这

个世界的第一个对手。

我跟王辉临走的时候，他三叔塞给了我一个信封，说：「这里

是五千块钱。」

「不是三千吗？」我接过了沉甸甸的信封，奇怪的问。

「所有人都把钱押在了牙狗身上，没有人押你。他们全输了，

我们这次赚的多，多给你一点。」他三叔对我的语气明显好了

许多，笑着拍了拍我肩膀。我摸着沉甸甸的信封，心里面别提

多兴奋了。要知道，这可是我第一次亲手赚钱，并且一下就赚

了这么多。



「欧阳，真有你的，一脚踢来五千。」回学校的路上，王辉的

语气颇带着羡慕。

我从信封里抽出一沓钱塞给他：「这还不都是你三叔帮忙，还

有你。」

「这是你打来的，我可不要你这钱。」王辉推开了我的手。我

知道这小子家里挺有钱，不是缺钱的主，也就不硬塞给他了，

搂着他的肩膀说：「明天中午我请客，去小羔羊涮火锅去！」

那天晚上我买了好多水果回宿舍分给他们吃。室友一边吃水果

一边调笑我，问我是不是在路上捡钱了。我笑笑，也没对他们

说什么。虽然都是不错的哥们，但这种事情，还是不让他们知

道的好。

手里有了钱，我想往家寄一些，但又害怕家里人生疑心。思来

想去，还是别让他们瞎担心了，就准备先自己配置一台电脑。

那天我正在宿舍研究要一台什么样的配置，王辉来找我了，刚

一见面就问：「有空吗，我三叔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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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三叔找我干嘛？」我奇怪的问。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是

我上次把别人给打坏了，就是那个牙狗，是不是被我一脚踢的

住了院，然后需要我赔偿什么的。可见当时我的心地还是很善

良的，现在想起来难能可贵，因为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再也没

有考虑过对手的生死。



「我也不知道他找你干什么，不过好像是很要紧的事情。」王

辉说：「走吧，我陪你一块去。」

我看王辉的表情有些异样，就追问他到底是咋回事。王辉支吾

了半天，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觉得他三叔口气挺急

的。王辉说，他三叔一直在「道上」混的，一般找人都没有好

事，所以有些担心。不过再怎么不留情面，好歹也是他三叔

啊，在关键的时候能替我说句话。

我对王辉一阵感激，心想这家伙真够哥们。得，事情到了这个

份上，我也不能躲着了。如果要我负责的话，大不了把那五千

块钱再吐出去就是了。

我收拾了一下，就跟王辉去了丽达夜 zong 会。他三叔一见了

我，出乎意料的一脸笑眯眯地问：「欧阳来了，吃了没呢？」

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当时上午十点多钟，你问吃了没呢，是

说早饭还是午饭啊？

见我不说话，他三叔招了招手说：「来，我给你们看个东

西。」

事情到了现在，我的心稍微宽松了一些。看样子并不是找我来

要钱的，那五千块钱算是保住了。

王海群领着我俩进了一个房间，是个操作室，里面都是一些监

控屏幕什么的。他打开一个电脑，找到了一个隐藏文件夹，点

开一个文件，屏幕上就播放出一段视频来。



我立刻就被吸引住了。那是一段实拍的打拳录像，两个赤裸着

上身的人就在普通的水泥地面上比赛，旁边围了许多人，场面

看起来十分火爆，电脑音响里传出来嘈杂的声音，大部分都是

现场观众的呼喊声。

比赛的双方都很高大，其中的一个人步伐很灵活，虽然身体看

起来挺壮的，但肚子上一点赘肉都没有，每次在出拳的时候都

能看到凸起的腹肌。他对手的实力跟他明显有些差距，完全跟

不上这个人的出拳节奏和移动速度。也就是不到两分钟的时

间，这个人忽然发起强攻，一阵组合拳就把对手干倒在了自己

的脚下。

王辉不禁叹道：「这家伙挺厉害啊。」我却注意到，在将近两

分钟的时间里，这个胜利者连一腿都没有出过。

「是个练拳击的吧。」我盯着屏幕中的人说道。他的反应速

度，躲闪方式和步伐移动都很有特色，带有明显的拳击风格。

「眼力不错啊。」他三叔夸了我一句，接着说：「这家伙绰号

『电棍』，原来是河北省队的。在队里的时候就经常出来打拳

赚钱，钱拿来嗑药，玩女人，作风不好。后来被队里知道了，

就直接把他开除了。退役之后，他就专门靠打拳来赚钱了。」

「为什么让我看这个？」我问。

「跟这家伙打一场。」他三叔朝电脑屏幕看了看。视频已经播

放完了，画面定格在「电棍」举起双手示威，朝着周围的人群

张嘴狂吼。腹部的大块腹肌清晰可见。



「他是职业的，有实力，一看就是个老手。我虽然也练，但我

是一边上学一边练，半专业的。」我沉默了一下，说：「我够

呛。」

「你上次打牙狗那么轻松，我挺看好你啊。」

「牙狗是业余中的业余，他就是瞎打。我上次一脚 KO 他，确实

也是凑巧了，运气的成份多些。」我又看了一眼电脑屏幕，

「可是这家伙不一样，打他靠不了运气。」

「怎么，你怕了？」他三叔的口气有些失望。

「我不是怕，而是实话实说。这人水平挺高的，万一我被打出

个好歹，这学还上不上了？」我说着，转头看了看王辉，希望

他也能帮我说句话。我害怕态度太强硬会惹毛他三叔。

「是啊，三叔，欧阳这才刚上大一呢。万一打出个好歹来可怎

么办啊。」王辉明白我的意思，也跟着说道。

出乎我的意料，他三叔并没有生气，而是笑了一下说：「打不

打是你的自由。你不想打，我也不能强迫你不是。不过话我要

说到前头，这次可不是白打。打赢了有一万，输了也有两

千。」

我的心又是一动！看来我真不是「视金钱如粪土」那块料。一

万，这个数字如同强心剂一般扎进了我的心脏，心血陡然沸腾

了起来。

微信公众号：阿乐资源库



「怎么样？有点意思了？」他三叔瞅着我。我要承认，这个男

人真的会是察言观色，我一点细微的心理活动都逃不过他的眼

睛。

「呃……你让我再想一下吧。」我只是有些心动，还没有拿定主

意。这毕竟是拿着自己的安全开玩笑。

「行，你回去考虑一下，最好快点给我答复。想好了给我电

话，王辉知道我的手机号。」他三叔关了电脑，意思是要送客

了。

我跟王辉走出了夜 zong 会。快到正午的阳光有些耀眼，照的我

一阵眩晕。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感觉自己轻飘飘的，走路都有

点摸不着地了。王辉朝我说道：「喂，欧阳，你不会真准备跟

那个家伙打吧？」

「让我再想想……」我一边走一边看着街边穿梭而过的男男女

女。天津骑自行车的人很多，满大街都是自行车。一辆自行车

在我身后「叮铃铃」响铃，我赶紧给他让开道。眼睛掠过一旁

的菜市场，看到一堆人在那里讨价还价的买菜，熙熙攘攘的。

在那一瞬间，我感觉生活真是无聊透了，苍白的就像一张卫生

纸。

一万！这个数字又从我的脑子里蹦了出来，好像一团血抹在了

卫生纸上，让生活才有了那么一点起色，才不那么枯燥和无

聊。天气并不热，但我的手心里全是汗。

还没走到学校，我就拉着王辉去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他三叔

刚接通，我就说：「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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